
笔墨雄奇 碑林留声
——忻州傅山碑林与傅山书法精神

□高嘉璇

在忻州城区西北的金山脚下，松柏掩映
之间，坐落着一处独具文化气韵的艺术圣地
——傅山碑林。碑林以清初书法家傅山的手
迹为核心，汇集摩崖、碑刻数十方，既是研究
傅山书学的重要场所，也是晋地书法精神的
象征。傅山学贯经史，兼擅诗、书、画、医诸
艺，其书法成就与人格气节并称于世，被誉为

“清初第一书家”。忻州傅山碑林的建成，让
傅山笔墨精神在三晋大地上落地留痕，其书
法的雄奇风骨与坚守气节的人格风范，也由
此化为可观可感、可品可悟的文化记忆。

人品即书品，傅山书法的精神根基

傅山，号朱衣道人，是明清鼎革之际的学
术巨匠。身处改朝换代的乱世洪流，他坚守
遗民气节，拒仕清廷，隐居崛围山，以笔墨自
娱，以治学明志。他一生秉持“以道为书”的
核心理念，提出著名的“四宁四毋”主张——

“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
毋安排”。这四句话既是书法技法之论，更是
其人格立场的表白。

明末清初盛行董其昌的书风，温婉秀润
的审美渐成主流，然而部分书家流于柔靡浮
艳、刻意雕琢，傅山的“四宁四毋”正是对这一
现象的强力反拨。他主张书法应回归真率质
朴的本心，以拙藏韵、以丑见骨，破除僵化法
度的姿态，唤醒书法生命力与精神张力。傅
山书法正如其人峻拔刚烈，笔墨间寄寓着遗
民特有的坚守之志与文化风骨。

傅山曾说：“书者，心画也；心正则笔正，
心奇则笔奇。”他将书法视为心灵的投射，指
出创作不应以技巧取胜，而要凭浩然之“气”
统摄全局。在其作品《虹巢》《青羊庵》中，观
者可清晰感知这股“气”的流转奔涌：笔线不
求精致雕琢，尽显情绪的自然涌动、生命的真
实呼吸；笔画起落之间，藏着心性的激荡与思
想的抗辩，尽显书家以书载道、以笔明志的精
神自觉。

笔墨雄奇，傅山书法的形式语言

傅山书法以草书最为人称道。他自言
“吾书无法，惟以意运”，即书法不拘成法，而
以意气为主导。其草书作品如《虹巢》《青羊
庵》《柳外明河河外烟》《天龙山径》等，皆体现
出一种笔墨雄奇的视觉力量。

首先，结体欹侧而不失中正。傅山常以
极度的对比与张力塑造字形，或欹或仄，或断
或连，既不循常轨，亦不失重心，字势的奇崛

反映出其内在精神的张扬。他常以大开大合
的章法处理整幅布局，上密下疏、左重右轻，
视觉重心偏而不倒，形成险中有稳、乱中见序
的整体结构感。这种欹正相生的结体法度，
正是傅山以奇制胜的体现，使其作品在不规
则中呈现出高度组织力。

其次，用笔疾涩兼施、枯湿并用。傅山喜
以枯笔入纸，线条顿挫而多棱角，浓墨处又饱
满如涌泉，形成“枯而不燥，润而不滑”的笔墨
质感。其笔墨变化不是偶然挥洒，而是基于
深厚的笔性理解——以“骨力”为先，以“气
韵”为终，使线条既有筋骨的张力，又具呼吸
的节奏。傅山草书连属处多有盘旋缠绕之
势，如游龙飞动，气息绵延不绝，观其笔迹，往
往一笔既出，如风雷交加，收笔之间，又含藏
蓄势。线条的粗细、轻重、枯润、疾徐皆具节
奏感，营造出强烈的动势。

再次，墨色层次的掌控与节奏变化，更体
现傅山雄奇之气的生成机制。傅山的草书并
非单纯以浓墨造势，而是依托枯润交织、浓淡
错落的墨法变化，营造出空间的纵深感。他
擅长在单幅作品中，通过墨色的疏密对比制
造呼吸感与视觉韵律，恰似骤雨与晴空相济、
激流与静潭相映。这种丰富多变的墨韵层
次，让作品不仅具备笔线勾勒的形体之美，更
生出开阔雄浑的整体气象。傅山曾言“笔中
有山川气象”，其草书墨色的节奏起伏，恰如
太行山脉的跌宕山势，时而断崖峭壁、峻拔凌
厉，时而云蒸雾霭、浑厚苍茫。

傅山对王铎亦有借鉴，但不同于王铎的
“纵逸而劲健”，傅山草书更具内在的风骨张
力与野逸之气。他将王铎的方折笔意化为
圆转盘桓的线条，以笔墨的缠绕呼应、放敛
结合构建自由灵动的节奏，让字间气息连
贯、相互咬合，墨韵流转如风雨奔涌、一气呵
成。傅山的草书并非一味狂放，而是狂中见
敛、放而有节。其笔线常以中锋行笔为根
基，笔力贯注毫端，纵使笔墨狂放却不油滑，
行笔迅疾却不浮飘，始终坚守着“中和之气”
的审美内核。

更为重要的是，傅山的书法常以“气脉相
承”为核心，无论通篇巨轴，抑或小幅自书，其
线条皆如山川之势，起于源头而止于归处，首
尾呼应，气息连贯。傅山注重整幅作品的气
场营造，认为“书要有势，如风行水上”，这种
气势的生成不仅来自笔画的运动方向，更来
自书写者精神能量的持续输出。在傅山作品
中，我们几乎能感受到一种不息的生命律动，

这种书写形态并非纯粹的技艺展示，而是心
灵状态的外化。

傅山的作品往往在笔墨挥洒间便完成了
思想抒发与情感宣泄，其书法是直抒心性的
语言，更是个体精神与社会张力的深度交
织。身处江山鼎革的乱世，傅山亲历国破家
亡的锥心之痛，书法就此成为他坚守气节、寄
托情志的精神出口。他以笔为剑、以墨为言，
在纸上铿锵发声，尽显孤傲不屈、守志不移的
精神姿态。他曾说“我书不从人得，我得于
心”，其书法独有的雄奇风骨，正是源于这种
将内心意志熔铸为笔墨力量的超凡能力。

从审美上看，傅山书法的雄奇并非浮于
表面的张扬，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生命张
力。他的笔法纵逸洒脱，却始终扎根于深厚
的文化底蕴与严苛的个人修养之上。傅山通
经史、习医理、明佛道，其思想兼容儒释道三
家。于他而言，书法不仅是笔墨技巧的锤炼
修行，更是涵养心性、修身立命的重要途径。
他借笔墨探寻本心、观照自我，以书法完成生
命的自我安顿与精神救赎，这种“以书入道”
的精神追求，让其作品跳出了形式奇崛的表
层，更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厚度与精神内核。

傅山的笔墨既是随性挥洒的书写，亦是
矢志不渝的抗争；既是真情实感的倾泻，亦是
思想气节的坚守。其书法不仅深刻影响了清
代书坛发展，更成为后世碑学复兴、推崇个性
书风的重要源头与艺术标杆。

碑林留声，忻州傅山碑林的文化意蕴

忻州傅山碑林的建立，使傅山的笔墨精
神由纸面化为石刻，由个体创作转化为集体
记忆。碑林作为傅山隐居讲学之所，汇集傅
山真迹拓本、后人临刻碑版数百方，内容涵盖
诗文、联语、题跋等，既是傅山书法风格的展
示馆，也是其精神象征的纪念场。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就是按照山西博物院所藏傅山草
书原迹摹刻的《虹巢》《青羊庵》《天龙山径》三
碑。石刻保留了傅山草书的原貌，笔线飞动，
转折峻峭，结体奇崛，即使刻石之工有所减
损，仍可见其笔势的风雷气象。石面上枯涩
的线条与岩石肌理相互映衬，使傅山书法的
生命性在“物化”中得到新的延伸。

碑林不仅是艺术的纪念载体，更是地域
文化认同的鲜明符号。傅山书法以“晋气”为
骨，其精神内核正契合三晋大地刚健厚重、崇
尚气节的地域特质，而碑林的落成存续，让这
份独有的精神气韵得以具象呈现、永续传

承。观者漫步其间，既可品鉴碑刻书法之妙，
亦是探寻文化根脉，寻觅的不只是笔墨线条
之美，更是三晋士人传承千年的文化魂魄。
此外，碑林的空间布局亦暗含文化象征：亭台
楼阁依山势而建，碑刻或矗立、或横卧，山风
穿林而过，摩崖之上的墨韵与苔痕交融，营造
出“笔墨与山石对话”的独特意境。这种文脉

“留声”，绝非单纯的物理性留存，而是跨越时
空的精神回响——傅山的笔墨从案头尺牍走
入山林旷野，与天地山川相融共生，成为见证
岁月、传承气节的文化丰碑。

傅山不仅是书坛的杰出人物，更是当时
碑学复兴的思想先导。他的书法以碑意入草
书、融篆隶笔法于行草创作，为后世金石派书
家的崛起筑牢了思想根基。清中期以降，伊
秉绶、何绍基、康有为等书坛巨匠皆极力推崇
傅山，奉其为“破法立意”之宗。傅山碑林的
存续，更让这份革新精神在三晋大地落地生
根、枝繁叶茂。20世纪以来，山西书坛诸多
学者、书家以傅山为宗，恪守“以气为主、以拙
为美、以古为新”的书学准则，这种精神也成
为忻州地域文化的核心之一。由此观之，傅
山碑林不只是缅怀先贤的纪念场所，更是书
法研学、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每年大批书
法爱好者、学术研究者慕名前来临摹研学、探
源考证，使傅山的书学思想与精神气节在这
座“碑林课堂”中得以延续。笔墨与石碑之间
形成了动态闭环的文化传承链条，让傅山书
法真正完成了从个人艺术作品到集体文化遗
产的华丽嬗变。

结语

“笔墨雄奇”，是傅山书法的艺术风貌；
“碑林留声”，则是傅山精神的文化归宿。忻
州傅山碑林以实物载体留存、活化了傅山书
法，让笔墨气韵从尺幅宣纸凝入青石碑刻，从
个人情志的艺术表达，升华为民族精神的文
化象征。傅山的书法，绝非单纯的技艺极致，
更是一种坚守气节的文化姿态，是以笔为剑、
以墨明心的生命宣言。漫步碑林，仿佛能看
见那些笔画仍在青石间流动奔腾：枯笔劲峭
如长风穿壑，浓墨沉雄如惊雷隐谷，静静诉说
着一位遗民书家，如何以笔墨为刃打破历史
的沉寂。驻足碑前，凝视着一道道雄奇跌宕
的线条，不仅能感受到笔墨自带的磅礴张力，
更能听见穿越时空的精神回响，这是傅山留
给三晋大地、留给中国书法史最深沉的文化
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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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回大河去。”“我”，是文津图书
奖得主汤汤新作《小鱼大河》（浙江少年
儿童出版社出版）里的主角——一条被
迫留在离大河不远处一个水洼中的小
鱼，那里仅有一棵水白菜，八天后水即将
全部干涸。

故事里第一天，小鱼被大鱼追着游
出大河，却眼睁睁看着大鱼被人捉走，命
运的瞬息之变让它震惊；第二天，水洼里
的小鱼陷入孤独和对过去的思念；第三
天，小鱼从小鸟嘴里得知水洼将会干涸，
它不愿相信，并且感到愤怒和恐惧；第四
天，小鱼见证了一只刚刚蜕化出腿的小
青蛙跳着离开，觉得自己也会拥有同样
的幸运；第五天，小鱼和水白菜迎接了一
场转瞬即逝的雨，空欢喜一场；第六天，
小蚂蚁让小鱼看到了生机；第七天，小蚂
蚁带来一群同伴，没想到它们要把小鱼
当美餐，小鱼再次陷入绝望，这时幸运却
降临到水白菜身上，它被善良的人类孩
童捞起来放进大河从而得救；第八天小
鱼在泥浆中挣扎，濒临死亡，正在它已接
受自己的命运之际，却没想到黄鳝打洞
打通了水洼，而这个洞通往大河。

这八天，我们看到了一条小鱼如何
在绝境中完成精神蝶变，与其说这次旅
程是求生的物理挣扎，不如说是一次倒
计时式的精神启蒙。在传统童话中，此
时应有魔法、外力或奇迹
降临，但汤汤放弃奇幻设
定，将叙事聚焦于绝境求
生的心理。小鱼的每一个
动作，试图跳跃、用鳃感受
日渐黏稠的泥水，都成了
对生命与存在的确认。汤
汤通过小鱼视角，将沉重
的哲学思考轻盈地编织进
童话的肌理之中。故事的
内核，是对命运之偶然与
必然、对存在之虚无与意
义的提问，然而叙事语调
却是温情的，充满了对微
小生命的共情。作者用最
轻盈的笔触，展现了生命
本质，并最终赋予了它“完
满”的可能。

《小鱼大河》里的“水洼”不是一个孤立舞台，而是一个完
整的、高度自洽的水洼生物群体。每一个生命体，都可以延伸
出不同视角，拥有不同结局。在这个微型宇宙中，不同生命展
现了应对命运的多样性，构成了一幅关于生命韧性的丰富图
景。小鱼的抗争是主动的、持续的、充满认知觉醒的，水白菜、
泥鳅、青蛙和蝌蚪，也各有生存之道。这种众生的并置，使得

《小鱼大河》超越了单一角色叙事，成为一曲多声部的生命合
唱。

鲁迅曾说“中国儿童文学必须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
向”，显然，《小鱼大河》放弃童话故事里惯有的奇幻设定，秉持
了这一方向。作者在后记中说，关于黄鳝这一关键角色，就是
儿时父亲带她抓黄鳝的经验所蕴化而得。在保持现实主义底
色同时，这个故事的叙事又是高度技巧化的，充满了戏剧性。
读者以为首先被渴死的是水白菜，但水白菜却被善良的人类
孩童所救，这种不可知给阅读带来了未知和兴味。故事的主
体结构——倒计时设计，给阅读带来了紧迫感，这在儿童文学
里较为新鲜。

故事里空间的变化充满隐喻，一开始水洼就两米宽，像个
牢笼，象征着生命的局限，水越干，洼越小，最后只剩三十厘
米。直到黄鳝打洞，让水洼联通大河，空间突然放开，正如生
命从受困到自由的突破。汤汤通过水洼这个微观宇宙，架起
一座通往宏大哲思的桥梁。《小鱼大河》中探讨的，已不只是一
条鱼的命运，而是存在者的共同境遇。我们都被抛入了一个
有时空限制的“水洼”，这个“水洼”可能有物理的局限，可能是
时代的潮汐，更多时候，是我们内心对边界与终结的认知。汤
汤用她的文字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或许不在于挣脱“水洼”，
汇入那条象征着无限与永恒的“大河”，因为那可能是另一种
形式的迷思。真正的自由，在于清醒认识自己身处“水洼”的
边界，感受它日益收窄的紧迫，却依然能在其中郑重其事地、
充满尊严地甚至带着一丝诗意，顽强地游完属于自己的那八
天，或者一生。

书话千年清明
□萧 放

惬意时光

清明属于春天，古有八风之说，清明风起，
天地明洁。在中华文明早期的时光里，清明是
纯粹的农事节气。后随着节俗的丰富，节日本
身的内涵也逐步拓展，由追忆忠烈之士发展至
悼念先祖。再后来，看见大地复苏、生机勃勃，
人们开始应天时踏青寻春。而踏青，不仅意在
山水之美，更在于心怀古老的信仰，以自然的生
机激发人的生命活力。

善政护生民

数千年来，国人以“顺天应时”为生活原则，
依循自然节律来安排生产与生活。从《礼记》来
看，仲春之月，宜顺应养育新生之气，抚养少幼，
体恤遗孤，天子选择吉日，令庶民举行社祭。《淮
南子》记述，季春时节“天子命有司，发仓，助贫
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使诸侯，聘名士，礼
贤者”。季春时节，正是青黄不接、粮食匮乏之
时，于是执政者推行善政，开仓济贫，并派遣使
者带着财帛慰问地方诸侯，礼聘名士贤人，网罗
人才。

不仅国家大政依循天时，日常饮食、婚丧嫁
娶一样也有季节性。《管子》记载，在清明“发禁”
之后，三卯日宜“合男女”，说明早期社会的男女
婚配也在国家治理范围之列。春天，是祈求繁
殖的日子。古人认为这种生命传衍的力量来自
亡故的祖先，春天宜祈求祖先赐予生命的种
子。因此，清明逐渐有了祭扫先祖的节俗，并衍
生出慎终追远的文化内涵。

千秋祭先贤

在清明还只是单一自然节气时，清明前两
日被定为寒食节。寒食起源于古代春季改火制
度，该项制度与古人对清明以后夏季炎热以及
可能引发山火的恐惧有关，人们试图采取禁火
寒食的仪式，以预防与缓解可能到来的外在威
胁。在寒食节里，人们禁止焚火，食用馓子、冷
粥、青团等寒凉食物。在汉魏时期，寒食习俗还
主要流传于山西太原一带，到了南北朝时期，中
原地区包括荆楚一带普遍都过寒食节。传说寒
食禁火，还与哀悼春秋时期晋国忠义之士介子
推有关，所谓“四海同寒食，千秋为一人”。

关于寒食节到墓地祭祀的习俗，早期文献
里并没有记载。到唐代时，寒食扫墓已成风气，
此俗虽无经典礼仪依据，但统治者不得不追认
这一社会事实。唐玄宗时期正式颁诏，“敕许寒
食上墓”。由于寒食节日与清明节气相连，因此
唐后期开始寒食清明并称，到宋代渐以清明代
寒食，最终寒食名称从节日系统中消失，寒食节
俗全部纳入清明时日之中，清明也就兼节气节
日于一身了。

中国人自古秉承生前族居、死后族葬的传
统，“以时祭之”不断现于典籍记载，但未必在清
明节气前后。唐宋以后，寒食清明成为祭扫叩
拜的重要时间。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里
说：“近世礼重拜扫，今已阙者四年矣。每遇寒
食，则北向长号，以首顿地。”王建的《寒食行》，以
诗绘寒食祭祀情形：“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
屋少年行。丘垄年年无旧道，车徙散行入衰
草。牧儿驱牛下冢头，畏有人家来洒扫。”可见，
寒食家家祭扫，在唐代已成习俗。宋朝的祭扫
逐渐向清明当日聚集，孟元老回忆北宋东京人
寒食清明出城上坟的盛况，“自此三日，皆出城
上坟，但一百五日（即寒食日）最盛”。《东京梦华
录》亦载，“寒食第三节，即清明日矣，凡新坟皆用
此日拜扫”。

明代复兴宋朝文化，清明已经完全取代寒
食。清明是上坟祭扫的重要时间，如《帝京景物
略》记载，北京“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
榼，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有的拜叩，

有的奉酒，有的哀哭，有的为
墓地除草添土，有的以纸钱压
在坟头。明人张岱在《陶庵梦
忆》中介绍了“越俗扫墓”与

“扬州清明”，生动记述了当时
“家家展墓”的盛况。不过他
们大多水路船行，“柁尾飘飘
挂纸钱，出城都是上坟船”。

明清时期，除了墓地祭扫
外，为了适应宗族生活，民间
还兴起祠堂祭，继承了古代庙
祭传统。古代只有贵族才有
庙祭，明清普遍设立祠堂，清

明节的祠堂祭成为宗族共同聚会的时刻，有的
地方称为“清明会”或“吃清明”。祭祖仪式结束
后，族长主持共商族内大事，申诫族法家规，最
后会聚饮食。如今在我国部分地区，墓祭、祠堂
祭传统持续至今。

清明时节，人们不仅要回归故里祭拜祖先，
同时也会祭扫人文始祖、国家忠臣、英雄烈士，
以清明作为重温历史、感恩先贤的重要时间。
根据当下的实际情况，祭祀仪式可以进行适当
调整，鞠躬或叩拜因人而异，关键是“诚敬”二
字。慎终追远、诚敬先贤，是一次生命伦理的教
育。感恩，是社会共同的伦理基础，对亡故先人
怀有一颗尊重之心和缅怀之情，是我们民族文
化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人事春风

清明是致敬亡灵的节日，也是滋润生命、激
发生命能量的节日。韦应物《寒食》诗云：“晴明
寒食好，春园百卉开。彩绳拂花去，轻球度阁
来。长歌送落日，缓吹逐残杯。非关无烛罢，良
为羁思催。”在莺飞草长的明媚春天，人们借祭
扫出游郊野，欣赏美丽春光，在悼念逝者的日子
里，抚慰生命、养护身心。唐人元稹曾高歌：“今
年寒食好风流，此日一家同出游。碧水青山无
限思，莫将心道是涪州。”寒食清明赏花踏青，妇
女儿童是游戏娱乐的主角，而唐宋时期的活动
主要是荡秋千、蹴鞠、放风筝、踏青折柳等。“美人
寒食事春风，折尽青青赏尽红。夜半无灯还有

睡，秋千悬在月明中”，薛能的一首《寒食日题》，
精妙地写出人们在春天嬉戏的愉悦。杜甫《清
明》诗云“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蹴
鞠与荡秋千在唐代已成为国人春天共同的“节
目”。

至宋代时，城市兴起，市井文化发展，清明
已然成为了“游园会”。“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
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
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东京梦华录》
记载的清明节便是明证。到了明代的江南，“男
女袨服靓装，画船箫鼓，如杭州人游湖，厚人薄
鬼，率以为常”。扬州的清明节还有货郎随行，
随时摆出古玩与儿童玩具，供踏青人选择。明
代的北京，清明时节儿童游戏甚多，有抖空钟
（空竹）、打陀螺、踢毽子、放风筝等。清代北京人
踏青娱乐主要是放风筝，人们各自携带纸鸢线
轴，祭扫之后就在坟前“施放较胜”。北京风筝
极尽工巧，琉璃厂在清明时节有专门的风筝市
场。传说曹雪芹就是风筝制作大师，他编著的

《南鹞北鸢考工志》，系统记载了风筝的起放原
理、扎糊技法、绘画要领，即扎、糊、绘、放“四
艺”。曹氏风筝至今为京制风筝流派之一。

自唐以来，折柳也成为了清明特别节俗。
出城踏青的人无不折柳回家“插于门上”，寓意

“明眼”驱邪。柳为春季应时嘉木，得春气之先，
是生命力量的象征，古人墓地一般种植柳树，

“庶人无坟，树以杨柳”。由于扫墓折柳的人太
多，宋人有诗劝告“莫把青青都折尽，明朝更有
出城人”。《帝京景物略》中提及，明代北京的人们

“是日簪柳，游高梁桥，曰踏青”。清代北方清明
依然有折柳习俗，俗谚云：“清明不带柳，来生变
黄狗”。“带柳”既是孝心的展示，也是生命力量的
祈求。

悼亡祭祀与护生踏青，是从寒食到清明的
千年主题。祭祀、纪念追寻的是祖先的足迹，以
彰显子孙后代的孝义与忠诚，踏青娱乐是亲近
自然，以获得身心舒展的愉悦与生机活力。千
年清明，清明千年。清明作为中国人的文化时
间，为我们回归历史、重温传统，亲近大地、拥抱
自然提供了周期性的时间制度保障。清明常
在，家国常青。

殷渭凌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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